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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

论张爱玲的小说间离审美理论

胡明贵

［摘　 要］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重要的美学概念，张爱玲则从京戏间离处理方法与技巧里提

炼出“洋人看京戏”的小说审美理论。外行看热闹，洋人看京戏始终与京戏“隔”着一层，但他也自得

其乐；内行看门道，行家看京戏与京戏“不隔”，他看到京戏唱念做打功夫及文化底蕴，心领神会。张爱

玲认为艺术家要具备洋人看京戏与行家看京戏“隔”与“不隔”两种视角，既能站在生活之内看人生，

也能站在生活之外看人间。通过“隔”与“不隔”，艺术家在世界、作品与读者之间建立一个适当的审

美距离，便于读者思考人生与人性中的问题，从而达到一种间离审美效果。

［关键词］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小说理论；隔与不隔；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论戏剧的重要理论，其理念预设前提是阻碍观众沉迷于“戏剧的世界”，防

止他们将戏剧幻想为真实的生活。布莱希特认为，观众不必让自己完全“置身于其间”，不必与剧中

人物保持心理上、情感上的一致性，不必对戏剧所展现的命运抱一种宿命的态度；剧作者要适当拉开

戏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以便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间离效果旨在剥去事件或人物性格中众所

周知的、显而易见的和理所当然的东西，使人们既认识对象，同时又产生陌生之感，从而使观众对角

色和剧情保持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态度，在角色、演员、观众三者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又彼此间离的

辩正关系。由此，戏剧不再模仿日常生活的现实，间离代替了移情，观众不得不启动大脑调遣理性去

深思蕴涵于悲剧故事中的人生哲理。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比较关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

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及的如何处理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间离理论。本文将从洋人看京戏的间离眼

光、“隔”与“不隔”的间离审美追求和小说创作的间离审美实践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洋人看京戏的间离审美眼光

张爱玲主张人们用洋人看京戏一样的间离眼光对待生活，处理生活素材。内行看门道，外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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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洋人看不懂京戏，看懂的只是京戏热闹的外表———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脸谱，古色古香、五

颜六色的戏装，锣鼓喧天、旗帜招展的武打，咿咿呀呀、有板有眼的唱腔，以及端庄典雅、活灵活现的

舞美动作等。张爱玲认为其实人们看生活也和洋人看京戏一样，谁也看不懂生活，“你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所以她用洋人看京戏来比

喻人生：“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罢？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①人

活在现实中犹如外行看戏，各看各的门道，各图各的热闹。活着就是一边自己热闹，也一边看别人的

热闹，什么时候热闹没了，生命也便走到了尽头了。她自己也是以这种心态来看戏和看人生的，她

说：“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走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

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玉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子，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

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

效果了。”②因为人一味看热闹，沉迷于热闹，就会忘却了生老病死，方不觉得人生苦短与疲乏。如果

一下子就将人生的悲苦尽收眼底，那么人生还有什么盼头和奔头呢？因此她说“用洋人看京戏的眼

光来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③。这是对人生悲苦的一种有意疏离，也是一种看待

人生的方法———无意思索人生的哲学意义，而钟情于生命细节的喜悦。恰如江南园林的层层叠叠、

曲曲折折、遮遮掩掩，唯其层叠、曲折、遮掩，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造出无限的“曲径通幽”来。好读书

不求甚解，大约也是一种情趣吧。

正因为张爱玲有洋人看京戏那种不求甚解的人生态度，所以她热爱生活，尤其喜欢生活中一些

细小的事，她认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④；“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

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

度”⑤。她喜欢闻汽油味、油漆味、烧棉布味、煤烟焦臭味，爱穿奇装异服，爱穿高跟鞋，爱吃烂熟稀化

或难以消化的食物，追求一场相知但没有归宿的爱情……别人爱的她都爱，别人不喜欢的她也喜欢。

为什么喜欢呢？她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知道生命是悲苦的哲学道理，更懂得苦中作乐的现

世意义。

也正是抱着这样的人生态度，所以她认为人生如果“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

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

是如此”⑥。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有关人的生存与情感经验之学，当然不能背离人，不能背离人的生

活，因此文学也要食人间烟火。不论在哪一朝代，也不管是盛世太平还是乱世没落，活着的人就要过

日子，就要饮食，还要男女。柴、米、油、盐、酱、醋、茶，娶嫁生子、生老病死，如果去掉一切浮华的东

西，生活不就是这些吗？对大多数人来说活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穿衣吃饭、结婚生子这些基本

的生存欲望。基于这种认识，她对题材的选择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她不喜欢大是大非的题材，不喜欢

阶级斗争的题材，不喜欢矛盾冲突激烈的题材，而喜欢有人生悲凉作底子但又有生命喜悦的细节这

样的素材。她“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⑦；“只要题材

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

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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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①。人生离不开婚姻恋爱，离不开亲热与热闹。不仅她

自己的小说像《沉香屑———第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

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取材于饮食男女，而且她还以自己的审美趣味来评论《若馨》，

说：“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的风格的爱情故事，也许，一般在小说中追求兴奋和刺激的读者们要感

到失望，因为这里并没有离奇曲折、可歌可泣的英雄美人，也没有时髦的‘以阶级斗争为经，儿女之情

为纬’的惊人叙述，这里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女怎样得到，又怎样结束了她初恋的故事。然而，惟其平

淡，才能够自然。本书之真挚动人，当然大半是因为题材是作者真实生活中的经验的缘故。”②

二、“隔”与“不隔”的间离审美追求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提出一个迥异于王国维的关于“隔”与“不隔”的美学命题。王国

维在《人间词话》里评点周美成、姜白石、陶潜等人诗词，喜用“隔”与“不隔”褒贬，认为写情、写景“语

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否则就是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

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③，写景如此，

方为不隔。王国维的所谓“不隔”指的是诗词表现生活的逼真，即其所言“语语都在眼前”，否则就

是隔。

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之“隔”，却正好与王氏之“隔”相反，正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意。洋人

看不懂也听不懂京戏，但他喜欢京戏的脸谱、行头、武打、锣鼓喧天等热闹劲。生活本质上是无序、混

乱、热闹，充满了偶然性，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呈，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并举，是见、听、香、

味、触、意六欲共存，是人、兽、鸟、鱼、虫万物杂居。“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

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

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④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不是整齐划一，而是一团纷纭、刺眼、神

秘而滑稽的乱麻。要将无头绪的生活硬理出头绪或子丑寅卯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要表现出

生活的无序和纷乱，就要用“隔”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事物浮华的纷乱无序，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办法，

将人物的命运硬套进预设的主题里，来成就所谓的英雄叙事或宏大历史叙事。因为“现实这样东西

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

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⑤。既然生活本质上

是无序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

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⑥，那么以与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处理纷乱的生活素材，用洋人看京戏

“隔”的眼光写凡夫俗子的世俗人生，去表现那些似乎不相干的事（所谓相干的事，大约就是左翼文学

所认为的要反映时代面貌，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大事件），则更能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文学需要

陌生化的手法来刺激愚钝的感官，生活同样也需要陌生化的心情与眼光，保持童心未泯的好奇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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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现程式化生活中的欣喜，化腐朽为神奇，化无聊为有趣。如果没有了陌生感，没有了好奇心，那

么生活是多么的呆板与乏味啊！古人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隔”是一种心态，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不必刨根问底，不必斤斤计较，放胆活下去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方式。“隔”得

生活之实，得生命之本质，因此作家取材必须有“隔”的本领，方能懂得生命的真谛，方能言情言事“语

语都在眼前”。此点则又与王氏的“不隔”殊途同归。

同时，作家还必须具备高于普通人的“不隔”的透视眼光。张爱玲说：“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

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

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

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

哀矜。”①虽然创作源于生活但生活毕竟不是艺术。所以作家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又不能完全像普通

人那样跟着感觉走，他必须有高出普通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必须具备透视生活“不隔”的法眼，通过这

种法眼，他既能观察到生活热闹、纷乱、浮华的表面，又能看穿人世浮华的外表，直达生命的本真，去

把握生活的本质，将无序的纷乱与热闹整合成艺术。“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

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

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

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

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②看透世界，读懂生活，方为“不隔”，方能懂得生活的常

理，方能领悟生命的必然与偶然，方能平衡生活中的“常”与“无常”，方能在理想撞着现实的时候不倒

吸一口凉气，不再惊惶失措，也不至于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勇气。因而张爱玲在主张人们用“隔”的眼

光看待生活的同时，又主张人们尤其是艺术家不要像华侨那样隔着适当的距离看中国，而要“不隔”

地、近距离索性将生活看个仔细，知道生活酸甜苦辣咸五味杂呈的本色，懂得生活的难处。“生在现

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

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③罗曼·罗兰在《米开

朗琪罗传》的前言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如果看透了生命之苦而又一味沉溺于生命之苦的话，那么也就生而无趣了。因此文学处理生活中纷

繁复杂人事关系，既要有洋人看京戏“隔”之陌生化眼光（也可以称为儿童眼光吧），又要有如行家观

京戏“不隔”之透视眼力。如王国维所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④

“隔”与“不隔”实际上关联着人间视点与宇宙视点的辩证关系。作家既要有一种平视人间的人

间视点，又要有一种俯视人间的宇宙视点。人间视点使他直接感受身边的人与事，如实地描写身边

的事；而宇宙视点则使他能跳出一人一事限制，看到事情之外更多的东西或者说规律性的东西———

“大地间的残忍”，从而产生如曹禺所说那种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从宇宙看来，“我念起人类是怎样

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支使，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

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

在狭的笼里而洋洋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

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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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①作家要具有这种在生活与艺术之间不断切换这两种视点的本领。譬如北

宋的一幅《校书图》，她认为：“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

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

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

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

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②文艺使我们感受生活，又使我们感受到生活之外的东西，如果作者只置身

在事件之中，不能抽身事外，那么他可能只看到事件之内的东西，而不能感受和联想到事件之外的大

千世界和芸芸众生，更不会去思考人生形而上的哲学问题。

三、小说创作的间离审美实践

张爱玲从中国老戏中学习到一种间离方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她认为：“历代

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

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化之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

份量。”③戏曲在处理故事时间与观众现实时间关系时有一套独特的处理方式。戏曲绝大部分上演

的都是古代故事，所以京戏多为古装戏，人物造型也是古代人，这实际上在时间上已经与现实隔开了

一层，拉开了观众与故事发生时间的距离。观众看戏时绝不会把古代人物的命运等同于自己眼前的

命运，但在感情上因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一些亘古不变的问题，所以又能产生共鸣，而且能产生一种

穿越时空沧桑的悲凉意境。“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

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决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

从某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往往被误认为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

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④张爱玲从京戏里学习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方法，学习

到它处理历史与现实、演员与观众关系的间离技术，并将它运用到自己小说创作之中，如《倾城之

恋》、《连环套》等。她曾说：“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

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

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

的事。……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

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⑤

香港沦陷时张爱玲身陷其中，亲身感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战争经历，但是当时却无从说起，因

为时间太近，闪烁在眼前的尽是血与火、死尸与废墟，尽是恐惧。只有等到两年以后心情平静下来，

已开始从战火、死亡、废墟的澄澈中咀嚼人生悲凉滋味时，才创作了《倾城之恋》，通过白流苏与范柳

原的爱情关系揭示出人生普遍的大悲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

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

‘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⑥“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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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

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

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①文学创作时作者如果距离发

生的事太近，情绪太炽热，那么激烈的情感可能会干扰创作的理性，容易使作家出现某种感情偏执，

使他无法澄澈下来去思考人生意义，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就如“五四”

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一样，激情有余，深度不足；感慨有余，艺术不足。尤其是问题小说，许多作者往往

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便迫不及待地响应时代的召唤，应时而作，导致许多作品主题先行，思想或情感

大于艺术。张爱玲在秉承五四文学传统的同时，对此滥觞也有所警惕，所以她作品里的人物和故事

总是与现实保持一段时间上的距离。这种疏离能产生一种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苍凉感。她“甚至

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②。曹七巧、葛薇龙、白流苏、范柳原、霓喜等个

个惊惶失措，在乱世中都迫不急待地能抓住点什么东西就抓住点什么东西。“乱世的人，得过且过，

没有真的家”③。他们仿佛坐错了车，老是赶不上时代的趟，远远地落在了时代的身后。大事由不得

他们，小事也总不顺心，灾难降临，疾病缠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的悲凉跃然纸上。

谈到《连环套》创作经验，她说为了有意拉开故事人物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她有意袭用旧小说里

的一些词句。“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

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

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

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④不

仅中国老戏里人物的服装与现代人隔了一层，而且他们的韵白与唱词，也不是现代人的语言，这也造

成很好的间离效果，不至于使观众完全沉迷在故事情境中，也不会使观众将舞台上古人的生活等同

于自己现在的生活。张爱玲《连环套》的词句有意袭用中国旧小说里的语词，正是老戏间离方法在小

说中的运用。

还有，她也从传统书场说书方法中借鉴间离方法。她的多篇小说往往通过叙述人在第一人称与

第三人称之间的转换来拉开故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像《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

《茉莉香片》、《连环套》等，叙述者模仿说书人角色，往往以第一人称说书人说书开场，在开讲前，他要

求听众（读者）先沏上茶，点上香，放松心情，再来听自己的故事。这里采用的是旧时书场上惯常活跃

气氛的手法，为的是赋予听故事人以感官的愉悦，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阅读气氛。叙述者先给自己

和读者预设了一个事不关己的悠闲身份、娱乐态度与心情，自然也就拉开了故事与读者的距离，读者

也便没有了一种要接受启蒙教诲或道德伦理教化的紧张心情。不必投入一种紧张的阅读心态，读者

或许更有利于专注地阅读故事本身，细细品味故事，自然地思考由故事折射出来的人生启示。或拍

案惊起或徘徊感叹：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张爱玲擅长在读者与故事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保持了一个可供观赏的距离⑤。

同时，张爱玲在叙事时间节点上模拟老戏叙以往事、演古代人的套路，往往采用一种“回望”的方

式叙事，用像“三十年前”、“十八年前”、“十六年前”等这样的时间节点，故意拉开故事发生与讲述之

间的时间间隔，有意识地造成故事讲述时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之间的一段距离，从而在时间上达到

１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张爱玲：《烬余录》，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 ６０ 页。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 １１３ 页。
张爱玲：《私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３ 页。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 １１６ 页。
艾晓明：《混杂之美———读张爱玲的香港传奇》，《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回顾“大地间的残忍”这样的悲感效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回顾过去的人与事，回望逝去

的岁月，一种苍凉的悲哀油然而生———已往岁月里沉淀着人类的情感经验和无法排遣的烦恼。时间

距离的回望设置，就仿佛电影镜头，一下子将人推至遥远的历史情境面前，穿梭在过去与现在、历史

与现实之间。“现代文学史中，最擅长于制造距离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了，她不仅与主流文学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对其笔下的芸芸众生采取的也是超然、冷峻的俯视姿态，在叙述方式上，她更是拉开了

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在种种距离的制造中，张爱玲洞悉了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参透

了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和本质，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蕴和历史价值。”①

综上所述，距离产生美，距离使人能脱离事物的纷扰，既能入乎其内，又能超然物外。入乎其内，

感受领略生活的逼真；超然物外，体味生命真谛。作家既要贴近生活，贴近事件，又要与生活及事件

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情感与理智在创作中达到最佳的配合。“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

痛苦。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以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生活得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

距离。”②张爱玲从中国老戏与评书中学习借鉴一种间离美学经验，并将之提炼为洋人看京戏的小说

美学理论，应该也是对 ２０ 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拓与贡献。

（责任编辑：陆　 林）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ＨＵ Ｍｉｎｇｇ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ｄｒｅｗ 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ｔｏ ｆｏｒｍ ｈｅｒ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ｓｅ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 ｂｕｔ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ｅｎｊｏｙ ｉ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ｅ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ｆｕｌ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ｉｔｓ ｍｕｓｉｃ，ｖｏ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ｍｉｍｅ，ｄａｎｃ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ｂｏｔｈ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ａ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

１２７

①
②
程菁：《距离：看人生的方式———论张爱玲小说的美学意蕴》，《赣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张爱玲：《我看苏青》，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第 ２６３ 页。


